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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革命色系》展示的瓶装饮料与每次颜色革命都有对应还是做了一些更为感

性的、出于作品形式感的调整？ 

 

刘：在方案的起始阶段我还是比较好奇能否真的能在消费品市场上找到和“颜色

革命”相关色彩的饮料，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有将会有怎样的视觉信息。继而我发

现严格意义上的颜色革命只有 7 色，排列在一起还不足以给人色系的观感，这让

我联想到消费工业一定愿意承诺给消费者充分选择，如果能再丰富一些，这些色

彩之间组合或许会很惊艳。于是我在备选的饮料产品中补充了另外的四种色彩。

这的确是一次调整，有趣的是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这新增加的色彩似乎可以对应

近年仍未停歇的“阿拉伯之春”，尽管它们中有一半因为各种原因国际媒体没有

给予浪漫化的命名。好在方案的演进也使我延伸了设定在特定条件下的色系研究。 

 

许：用瓶装饮料的色系来喻示颜色革命色系的逻辑关系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形成

的？ 

刘：在我取样颜色革命概念下的色彩之后，就发现这个色系其实很接近当代消费

工业的产品营销策略。我自己在英国逛科学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自石油制成品

特别是塑料在 60 年代以后在工业化国家成为替代玻璃，金属，木材普及成为大

众日用品的主要材料之后，外观上色彩明快的制成品就是市场上的主流。我自己

这代人现在不需到欧美日等地的发达国家，只在家门口也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诱

导消费的视觉信号，因而我会自然从身边开始寻找合适的媒介。随后我注意到饮

料这种快消品有些特殊，因为对它的消费不仅是被消费工业人为培养出来的，并

且它作用人的方式就是物理性地进入人体的消化系统。想象我们会时不时会允许

各种色彩通过自己的身体，如果把这种作用关系放到政治语境里，胜似网络时代

人们对各种政治口味的尝鲜。这种推导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观念尝试，我想做的只

是通过对视觉的改造呈现这种跨越，在两种本不相关的社会产品间在建立起一些

似有似无的联系。 

许：与颜色革命相比，这些瓶装饮料的色彩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底层现实与

草根文化，在你的观念系统里这些颜色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刘：饮料的色彩和普通人的需求确实有些关联度，我在挑选样品的时候，发现茶

饮料和奶制品饮料的产品选择不比色彩鲜艳的软饮料少，在我采购饮料的过程中，



看到茶饮料出货量很大，看起来它们的接受度还是要高于时髦的彩色饮料。而我

选择的这些瓶装饮料的种类有多个品种出货概率偏低，以批发商的经验来看是都

是小众选择，其中有一种饮料甚至因为卖不出去，都有停产的传言。在了解到这

个比较可靠的来自市场的统计经验后，我估计明快鲜艳的色彩其实并不天然地有

利于营销，至少目前来看，这类饮料都在经营重点还是追求新鲜的年轻消费者和

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尽管饮料商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一定会追求开发跨越阶

层，甚至跨文化鸿沟的新客户群。也许他们的目标人群就包括你想联系的农民工

二代和其他城市边缘人群。工业化进程让城市生活方式普及，一个可以预期的结

果是会有相当庞大的被长期忽视的人口扩充了进原有的经济和文化版图，自然会

有越来越多试图吸引这部分人群的文化，如服装，流行歌曲和连续剧，被创造出

来，这部分人群的审美也有着不容低估的威力，因为恐怕没人能阻止他人用审美

标准评判顶层设计。 

 

许：在你以往的作品中艺术家的自我身份都是抽离其外的，你扮演了冷静的探员

L，而这些瓶装饮料的中国特色有没有让你感到在这件作品中很难逃避身份政治

这一问题？加上《Don’t forget to vote》这件录像作品里重复至近乎教科书调性的

口号，是否会产生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关系过于紧密的问题？ 

 

刘：身份政治大概是我一直试图周旋的一种来自外部的解读惯性，但我了解不可

能，也不需要彻底回避身份背景。对我来说，瓶装饮料是舶来的消费习惯，选举

制度也是。我只能着重做到隔离个人取向和结论性的态度，尽可能开放我关心的

话题，并通过展示检验其中的讨论空间。例如这次展览中录像作品，我希望引发

的还是对选举制度，平民政治以及政治媒体化等问题的不分国界的探讨。一方面

录像中的祈使句煞有介事地提醒每个观众自身难以确定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一

对放大的人类嘴唇和机械般的反复言说也带来了压力和困惑，让我们去思考究竟

什么是政治自由，是否可以凭借目前的选举制度来保障？ 

 

许：当代艺术的活力从某种层面上说取决于发现、讨论的问题能在何种程度上激

起行动的迫切性，从这个视点出发你如何评价你的日光亭项目以及你以往的项

目？ 

 

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方法论实践上有惯性或者说是惰性的部分，这需要不断引

入新问题和新意识加以突破。我的工作方式是除了推进自己的几条项目线索外，

也寻求在群展合作中了解策展人的关切和视角，或补课或结合到自己的半成品思

路中。日光亭项目则更多的是借助这个空间对我的启发去接近一些曾经飘渺模糊

的问题。日光亭的低顶和光线效果给我有些不真实的现场体验，唤起我青少年时

代对欧美电影和 MV 给我留下的视觉记忆，尤其在经历过多年实际的伦敦生活后，

我更意识到它是属于过去那个相对封闭年代的没有选择的现代化想象，那种远去



的虚拟感让我想发掘绚烂，憧憬和茫然的混合体验。我希望我能依此为路径找到

和当代现实的对接，而在我看来，消费文化和媒体化政治的结合充满想象空间。 

  

 

 

 


